摘要：文言文教学往往被字词串讲、机械背诵所困，学生虽能背诵译文，但很难理解文中蕴含的情感。以小石潭记为例进行代入式体验课例，论述情境任务驱动的古文深度学习。以“柳宗元朋友圈”的情境支点，用绘路线图、配图配色、析忧乐、寻知己的任务链构成一个递进的过程，让学生从对景物的感知出发走向对情感的体认、对自我的建构，并总结出可以迁移到山水游记类文言文的入景悟言、以情通古、类文迁思的教学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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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文言文记录的是古人说话的方式，也记载着古人的心灵世界，教学常常陷入两难境地，逐字逐句地翻译字词，课堂沉闷压抑，学生只记住译文，没有记住文字背后的心跳；只求活动热闹，文言的特色又在热闹中被淡化。一线教师希望学生能读懂古文，但又害怕在古今语言、认知以及情感之间出现沟壑，使学生“进不去”、“出不来”。情境任务驱动为这两难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切口，把学习放在真实有意味的情境任务中，语言的理解和情感的体验同时发生。以《小石潭记》为代表的山水游记情理交融、含蓄隽永，是此路径所应试的合适范例。以课例为基础，提出情境任务驱动下古文深度学习的操作方式，希望从中提炼出可以应用于其他文章的经验，回应课标要求，面对课堂现状，给类似的课堂教学提供一定的参照。
一、古文教学的浅层困境与情境驱动逻辑
文言文教学的难点不在于“文言”，而在于学生一直处在文本之外。一般的课堂上教师带领学生逐段地疏通，学生可以流利地翻译出来，但是没有说明小石潭的美在哪里，也没有理解柳宗元为什么写这篇游记。情感分析一般以贴标签结束，“贬谪失意”这两个字一出，文本就和学生生命之间没有了联系。字词懂得了，句意通了，情感却停留在讲台和座位之间，一篇抒发山水情怀的好文章被当成断句解释的练习来教。山水游记的美在景，情在景，停留在翻译的表层，最动人之处就被忽略了。从认知加工的层次来说，识记、理解只是信息的再现，鉴赏、评价、创造才指向意义的深处，逐句串讲无法达到。
深度学习就是教师的引领下，以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为中心，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、体验学习、发展学习的一种有意义的学习过程[1]。调动感知、思维、情感、价值观，使所学“长”到心里。深度之处在于联想与结构、活动与体验、本质与变式、价值与评价。对于文言文来说，情境和任务就是这条“长进去”的路，情境把学生请进来，任务让学生动起来，浅层的学习才有机会成为深层的学习。任务难度的把握也要用最近发展区原理来确定，处在学生现有水平和潜在水平之间，不能过于简单也不能过于困难。山水游记的深度学习就是让学生在任务中完成从语言到情感、从文本到自我的一段路程。
情境之所以能破题是因为把古今的距离缩短了。学生与柳宗元相隔一千多年，生活在完全不同的语言和生活里，教师如果要学生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，那只是空洞的说教。贴近日常认知的情境，可以让古人生活中的环境变得可以被感知、可以走近。以“柳宗元的朋友圈”为情境，创设“如果柳宗元有微信，他会发怎样的朋友圈去游览小石潭”情境。学生一下子有了进入文本的切入点。情境教育的主张与上述一致，把学习置于真实的环境之中，使情感和思维同知识一起产生。任务群教学的立足点在于真实的情境与语言文字运用的结合，理解并把握这组关键词之间的关系，关键之处就在于把握真实的情境和学习语言文字运用[2]。
二、古文学习中代入式情境的任务链设计
以“朋友圈”情境为依托，本课将学习分成一个递进式任务链，从表及里，从文及人，深度学习就是完成任务的过程。任务环环相扣，上一个任务的结果就是下一个任务的开始，符合学习任务群整体性和阶梯性的特点，整体目标转化为若干个子任务，每一次的任务都是语言运用的实践。
（一）以路线图任务落实移步换景
第一项是游记的章法。学生通读第一、二、三段，圈出柳宗元看到的景物、特点，再把文字变成小石潭的路线图。从“隔竹林”“听到水声”“下见小潭”“潭西南望”，学生跟着文字一步步走到潭边，发现是以游踪为线索，移步换景的结构。小石潭的水、石、树、鱼在图中一一呈现之后，字词不是要死记硬背的负担，而是构成画面的元素。绘图把文本转变为有条理的空间结构，对游踪进行梳理就是对文章脉络的有意识的重组，认知结构在操作中变得明显。路线图制作结束后，学生再口头表述出来，语言的运用在文字和画面的相互转换中得到提升。
（二）以配色任务窥见情感底色
第二点更值得思考。教师让学生给小石潭选择一种颜色作画，并说出原因，应该突出小石潭景色的特色，也应体现作者柳宗元的内心世界。学生给出的有黄色、绿色、红色、黑色、灰色、蓝色等各种颜色的答案，但是每一个答案都有其原因，也都能找到文本中的依据，选绿色是因为“青树翠蔓，蒙络摇缀”生机勃勃，选灰色是因为“悄怆幽邃”深邃安静，选蓝色是因为“凄神寒骨”悲凉。对同一潭水的不同读法，学生领悟到柳宗元的感情是不断变化的，“心乐之”“悄怆幽邃”“凄神寒骨”这三处关键语句就被抓住了，“心乐之”“悄怆幽邃”“凄神寒骨”这三处关键语句也就被定位到了。开放式的配色任务把景物鉴赏和情感体会联系起来，学生不是被告知“以乐衬忧”，而是通过自己的配色和表述去感受这条无形的线索。教师顺势点拨，颜色是没有悲喜的，学生读出不同的颜色是因为抓住了不同的词句，所以情景交融就存在于词句之中。颜色有情感的隐喻功能，学生把抽象的心境转化成具体的颜色，审美体验就在语言和画面的转换中产生。
（三）以背景资料促成情感共鸣
第三部分深入理解。学生疑惑：同游者很多，柳宗元为什么只说“寂寥无人”呢？教师及时补充资料：柳宗元革新失败被贬到永州司马，祖上世代为官，家门荣耀全被剥夺，同游的吴武陵和宗玄也是被贬的。学生明白，寂寥无人说的是精神上的孤寂，是被压抑的落寞，人再多也难以排解心中的寂寞。语文学习任务是素养导向的语文实践活动，本质是真实的语境中语言文字的运用[3]，情感的理解最终还是要回到语言文字本身，“凄神寒骨”的寒凉其实是荒僻无闻的潭水与怀才不遇的作者彼此映照所造成的。这时学生才明白，柳宗元的乐只是暂时的自适，忧才是深层次的颜色，一乐一忧用乐来衬托忧。知人论世本身就是文学解读的经典途径，背景资料给情感理解提供语境，学生的情感也有了支撑。
（四）以寻知己任务走向自我
课堂并没有结束对柳宗元的理解。教师设计“寻知己”任务，让学生成为刘禹锡、苏轼、宗璞等人的“代言人”，用对方的口吻给柳宗元的朋友圈留言。写下“沉舟侧畔千帆过”，写下生命长河里的一种体会，古今对话就此开始。课后以“桃花源是陶渊明心中的理想社会，小石潭是柳宗元的______________”收尾，学生回答中“寄托忧愁之地”“怀才不遇的人”不断出现。从一篇走向自我，学生不但认识了一个人，还借助与孤独握手言和的话题，看到了自己的处境，符合深度学习中价值与评价的要求，文本的意义在对话中被传递。
三、情境任务驱动的类文迁移策略
小石潭记课例可以表明情境任务可以成为古文深究的支点。把方法从该类山水游记的教学中抽离出来，有利于教师摆脱讲不清、教不会、悟不透的苦恼。
（一）入景设境，选一个走得进去的入口
山水游记是以游踪为线索写景抒情，山水是载体，情思是归宿。教学先要找到一条与学生有联系的情境通道，让学生“走进”山水。朋友圈、游记短视频、登山线路图都可以作为情境的载体，情境的真实感、可感性以及能产生代入感的才能称之为情境。在核心素养导向下的任务群教学情境创设中要符合真实、驱动、整合、合作这四个要求，情境不能只是装饰物，是学生走进文本的通道[4]；入口的选择要符合课文的特点，写景明快的可以创设导览情境，寄情深沉的可以创设倾诉情境，切记不能为了情境而设置情境。
（二）设链递进，让任务落回语言
情境只是进入的过程，真正驱动深度学习的是任务链。任务要由浅入深，疏通梳理、鉴赏品味、体认情感、表达完任务之后才到文字，每一字每一词都是文言文的字词句，使“言”与“意”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产生。山水游记语言简练传神，每一个动词、每一个叠词都是作者的目光所在，学生对文字的体会越细密，离作者的内心就越近。任务梯度的设计对应的是思维的提升，问题链由易到难是发生深度学习的基本条件，留有表达的空间给学生表达自己的发现、自己的想法，输出就是检验。
（三）以情通古，用背景打开隔膜
山水游记的抒情多含蓄隐晦，作者的“乐”不一定真乐，作者的“游”不一定真闲。教师要适时补充写作背景、作者身世以及同游人的信息，在学生产生疑问的节点处放置背景信息，使知人论世成为学生主动寻求的信息，而不是老师强加给学生的答案。以意逆志的解读传统认为要以读者的情志去体会作者的心志，背景是读者走近作者原意的台阶，也是“知其人”之后的“通其情”的基础。
（四）以类迁思，由一篇走向一类
山水游记的意义不单在一篇上。教师在学生学完一篇之后，可以归纳出游踪线索、景物描写、寄寓情感等相同规律，再迁移到对《三峡》《岳阳楼记》《醉翁亭记》等类似文章的分析上。在核心素养背景之下，教师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要确立语言为基础、思维为线、审美为重、文化为先的四项基本原则，引领学生去体会言语的内涵，参与辩证的讨论，关注文本中的意象，关注作者的经历，细致研读文本的内容、结构、艺术手法、思想主旨，在文本细读中培养语文核心素养[5]。能否迁移是学习深浅的衡量标准，学生带着游踪、景物、情感这三个坐标去读，一篇就成一类，得到的就是可以复用的结构经验。
结束语：
情境任务驱动给古文深度学习指明了一条看得见的路，即以境入文，学生能进入；以事悟言，语言能落地；以情通古，情感能对上话；以类迁思，方法能带出去。教师不再陷入讲不透、学不好的两难困境，学生也不会隔着玻璃看古人。文言文中的情感重新可感，也是情境任务驱动给古文教学带来的价值，也是它能从一篇走向一类山水游记的原因。期待更多的老师能够抛开逐句串讲的老路，以情境和任务点亮文言课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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